
        
            
                
            
        

    
狮子与独角兽

 

一刹间，士兵们穿过树林跑来了。起初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然后是十个二十个在一起，最后大群的士兵挤满了整个树林。爱丽丝藏在一棵树后，怕被他们撞倒，同时等他们过去。

爱丽丝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士兵，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总是被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绊倒；而且只要一个跌倒，好些士兵就跟着倒在他身上，地上很快成了一个小的人堆。

接着过来了骑兵。因为是骑马，他们比步兵神气得多。但是他们也是不时地绊倒。而且好像有个规律，只要一匹马绊倒，骑士就立即摔下。这种混乱，时刻都在发生，过了一会，爱丽丝很高兴自己转出了树林，到了一片空地上。在这里，她看到了白棋国王坐在地上，忙着在笔记本上写什么。

国王见到了爱丽丝，高兴地喊道：“我把士兵都打发去了，亲爱的，你走过树林时，没见到他们吗？”

“是的，遇见了，我看有好几千吧！”爱丽丝回答。

“四千二百零七个，这是确实的数字。”国王看着本子说，“我不能派出所有的骑兵，因为有两个要参加竞赛，此外，我也不能把两名信使派出去，他们到镇上去了。你看看那条路上，信使回来了没有？”

“没有人。”爱丽丝说。

“国王烦闷地说；“我希望有这么一双眼睛，它可以看见‘没有人’，就像我在这样光线下能看见人一样，并且也能看得这样远！”

爱丽丝没有听国王说话，仍旧用一只手搭了个凉棚，专心地看着路上，后来她到底喊了：“现在我看到有人了，他走得很慢，走路的姿势多怪呀？”那个信使走路时上下跳蹦，还扭动着，像一条鳗鱼，伸开了两只大手，好像一边一把大扇子。

“并不怪。”国王说，“他是个安格鲁撒克逊人①（①安格鲁撤克逊是五世纪左右移居英国的日耳曼族人。），这就是安格鲁撒克逊姿势。他这样走是在快乐的时候。他的名字是海发。”

爱丽丝不禁又说：“我喜欢‘海’这个字，我们快乐时总叫‘嗨！嗨！嗨！’的，它的音同快乐的‘快’也很近。不过讨厌它同害怕的‘害’也差不多。我想他总吃海参和海草。他的名字叫海发，就住在……”

“就住在海山上，”国王顺口接着说，一点也没想这些话的趣味。而爱丽丝却思索着带“海”字的地名。国王又说了：“另一个信使叫海他。我是必须有两个信使的，有来有去，一个来，一个去。”

“请原谅。”爱丽丝说。

“不必请求的。”国王说。

“我只是没听懂，为什么一个来，而一个去呢？”爱丽丝问，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必须有两个，有来有去，一个取来，一个带去。”国王不耐烦地重复说。

这时，那个信使到了，他喘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挥动双手，并对可怜的国王做着恐吓的脸相。

“这位女郎喜欢你名字里带个‘海’字，”国王介绍爱丽丝时说，想把信使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但是没有用。这个安格鲁撒克逊姿态变得更特别了，他的大眼睛放肆地转来转去。

“你在吓我！”国王说，“我头昏了，给我一块海参！”

爱丽丝感到十分新奇，只见信使打开挂在脖子上的口袋，拿了一块海参交给国王，国王立即贪婪地吞食了。

“再给一块！”国王说。

“没有了，只有海草了。”信使看了口袋说。

“那就给海草吧。”国王有气无力地说。

“当你头昏时，再没别的东西比海草更适合了。”国王一面嚼着，一面对爱丽丝说。

爱丽丝高兴地看到，这么一来，国王的精神大大振作了。

“我倒认为给你泼点冷水，或者来点提神药，会更好点。”爱丽丝提议说，

“我没有说没别的东西更好，我是说没别的东西更适合。”国王回答说，爱丽丝不敢驳他。

“你在路上见到谁了？”国王问着，伸手向信使又要了一些海草。

“没有人。”信使说。

“对了，这位女郎也看到‘没有人’了，当然，只有‘没有人’走得比你更慢。”国王说。

“我走得顶快的，”信使不高兴地说，“我敢肯定没有人走得比我更快的了！”

“‘没有人’不会走得比你更快的。”国王说，“不然他早到了。好了，现在你已经歇过了，可以说说城里发生什么事了吧。”

“我得向你耳语，”信使说，把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状，并且弯腰靠近国王的耳朵。爱丽丝对此有点不乐意，因为她也想听消息。但是，信使并没有耳语，而是使足了劲儿喊道：“他们又在那里了！”

可怜的国王大吃一惊，跳了起来，说：“这难道就是你的耳语吗？你再这样，我要把你油煎了！你的喊叫穿过我的脑门，像是一次地震。”

“这就像是小小的地震！”爱丽丝想，接着又鼓起勇气问道，“是谁又在那里了呢？”

“嗳，当然是狮子和独角兽了。”国王接着说。

“为了争夺王冠吗？”

“是的，当然是啦！”国王说，“最可笑的是，这王冠始终是我的。让我们跑去看看他们吧。”说着，他们就小跑着去了。爱丽丝跑着时，对自己背诵了一首古老的歌，歌词是：

“狮子和独角兽正为王冠而搏斗，

他们撕打着从城的这头到那头。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黑面包，

有人给萄萄干饼并敲鼓赶他们走。”

“那么……那个……胜了……就得到……王冠……了吗？”爱丽丝跑得喘不上气地问。

“没有的事，亲爱的，怎么想到这个！”国王说。

又跑了一小段路，爱丽丝气喘吁吁地说：“能停下来……歇一口气吗？”

“我随便，我也跑不动，”国王说，“不过，浪费一分钟也是可怕的，最好还是快去制止这场夺魁的拼杀吧！”

爱丽丝喘得顾不上说话，因此，他们沉默地跑着，直到看见了一大群人。人群中间是狮子和独角兽在搏斗。他们打得尘土飞扬，难解难分，因此爱丽丝起初分辨不出谁是谁，但很快就根据独角认出了独角兽来。

另一个信使海他，正站在观看搏斗，一手拿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块奶油面包。他们就走近了他。

“海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完茶就被派来了。”海发低声告诉爱丽丝，“监狱里只给他吃牡蛎壳，因此他又渴又饿。”海发说着，把胳膊围着海他的脖子，对他说：“亲爱的，你好吗？”

海他回头看了一下，点了点头，又继续吃他的奶油面包了。

“你在监狱里好吗？亲爱的。”海发问。

海他又回头看了一下，脸颊挂着泪珠，但是仍不说一句话。

海发不耐烦地喊道：“说呀，你不会说话吗？”但是海他只是大口地嚼着，还喝了几口茶。

国王也喊开了：“你快说啊，他们怎么会斗起来的？”

海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吞下了一大口奶油面包，干噎着说：“他们斗得真精彩呀，每个都被打倒了约莫八十七次了。”

爱丽丝鼓着勇气插嘴说：“那么我估计快有人拿出白面包和黑面包了。”

“这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我现在吃一点儿。”海他说。

这时候，搏斗停下来了，狮子和独角头兽都坐下来喘着气。国王宣布：“休息十分钟，吃喝一点东西！”海发和海他立即忙着端上了盛白面包和黑面包的盘子。爱丽丝拿了一小块尝了尝，觉得太干了。

“我想他们今天不会再斗了，”国王对海他说，“快通知打鼓吧。”海他就像蚱蜢一样跳蹦着走了。

爱丽丝静立了一两分钟，看着海他。突然，她高兴地喊道：“看，看，白后跨越田野跑来了，她从树林里飞出来，跑得多快呀！”

“肯定有敌人追赶她，”国王看也不看地说，“那个树林里到处是敌人。”

“你不去救她吗？”爱丽丝对国王的满不在乎很诧异，问道。

“没用，没用！”国王说，“她跑得太快了。你最好还是看看这场夺魁的拼杀吧！如果你愿意，我把她记入备忘录。她是个可爱的好动物。”他温和地说着，打开了备忘录，又问：“‘动物’两字怎么写的？”

这时，独角兽遛跶到他们跟前，两手插在口袋里，瞟了一下国王说：“这次我干得真出色。”

“不坏，不坏。”国王神经质地回答，“你不应该用角刺穿他呀！”

“我并没有伤害他。”独角兽满不在平地说着就继续走了。这时，他眼光正落在爱丽丝身上。他立即转过来，站着看她，神态非常使人厌恶。

“这是……什么？”他终于说了。

“是个孩子，”海发殷勤地回答，并走到爱丽丝面前介绍，伸出了双手做一种安格鲁撒克逊姿势，“我们今天才见到她的，她同生命一样了不起，比起恬静的自然界来就更不用说了。”

“我常把人当作神话似的怪物！”独角兽说，“她是活的吗？”

“她能讲话。”海发严肃地说。

独角兽神秘地看着爱丽丝，说：“讲话吧，孩子。”

爱丽丝禁不住咧嘴笑了一笑，说：“你知道，我也总把独角兽当作神话似的怪物！我过去从未见过一头活的独角兽哩！”

“好吧，既然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独角兽说，“如果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就这样约定吧！”

“好的，如果你喜欢的话。”爱丽丝说。

“老头儿，拿葡萄饼干来！”独角兽转向国王继续说，“不要拿黑面包。”

“当然……当然！”国王嘟嚷地招呼海发，“打开口袋！快！不是这个……这里全是海草。”

海发从袋中取出一个大饼子，给爱丽丝拿着，他又拿出盘子和刀子。爱丽丝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觉得像是变戏法一样。

那狮子走过来，也参加进来了。看起来它又困又累，眼睛半闭着。它懒洋洋地眯着眼，看到爱丽丝时说：“这是什么？”声音低沉而空荡，像是巨钟被敲响。

“你问这是什么吗？”独角兽连忙喊起来，“你永远猜不着！我也没猜着。”

狮子有气无力地望着爱丽丝：“你是动物……植物……还是矿物？”他喊每个字都张着大嘴。

没等爱丽丝回答，独角兽就喊出来了：“这是神话似的怪物！”

“那么，来吃葡萄干饼子吧，怪物。”狮子说着卧了下来，把下巴支在爪子上，又对着国王和独角兽说：“你们俩都坐下，来均分这个饼子！”

国王对于坐在两个大动物之间，显然很不自在，但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坐了。

独角兽狡猾地看着王冠说：“为了这顶王冠，我们现在再来较量一番，怎么样！”可怜的国王吓得发抖，差点把王冠从头上掉下来。

“我将轻易取胜。”狮子说。

“不能肯定。”独角兽说。

“嘿，我把你打得转遍了全城还不够，你这胆小鬼！”狮子发怒地说，还支起了身子。

国王立即打断他们的话，想制止继续争吵，他很神经质，声音颤抖地说：“转遍全城？那是很长的路呀！你们走过了古桥和市场吗？从古桥上你们可以饱览一下全城的景色。”

“我不知道。”狮子咆哮着说，又卧了下来，“尘土这么多，什么也看不见。哦，什么时候了，怪物快切饼子呀！”

爱丽丝正坐在小溪边上，膝盖上放着大盘子，认真地用刀切着那个大饼子。她已经听惯他们把自己称作“怪物”了。这时她回答狮子说：“真气了，我已经切开好几块了，可是它们又重新合了起来。”

“你不懂得怎么对付镜中的饼子，”独角兽说，“先拿着转一圈，然后再切。”

这话听起来很荒唐，但是爱丽丝顺从地站起来，端着盘子转了一圈，那个饼子就像她刚才切的那样，自动地分成了三块。“现在已经切好了。”狮子说。爱丽丝拿着空盘子回到原位上。

当爱丽丝拿着刀坐着，对刚才饼子自动分开的事还十分迷惑不解时，独角兽喊道：“我说，这不公平！怪物给狮子的有我的两倍！”

“她自己还没有留下一点呢，”狮子说，“怪物，你喜欢葡萄干饼子吗？”

爱丽丝还没回答，鼓声响了。

她弄不清鼓声从哪儿来的。这声音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而且响彻了她的头。她恐惧地站起来，跳过了小溪。这时，看到狮子和独角兽也站了起来，为了宴会被打断而怒气冲冲。她然后跪下，把手掩着耳朵，徒然地想抵制这可怕的噪音。

爱丽丝想：“如果不是‘敲鼓’，恐怕还无法‘赶他们走’呢！”

 

“这是我自己的发明”

 

过了一会儿，鼓声逐渐消失，完全寂静了。爱丽丝抬起了头，仍然惊疑不止，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她想，刚才一定是梦见了狮子、独角兽和那古怪的安格鲁撒克逊信使。但是她的脚边躺着个大盘子，她曾经在这个大盘子里切过葡萄干饼子。“因此，这根本不是梦，”她对自己说，“除非……除非我们全都在同一个梦里，不过我真希望是自己在做梦，而不是我在国王的梦里。我不喜欢参与别人的梦。”她用埋怨的口气继续说，“我还得去叫醒国王呢！看他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这时，她的思路被一声高喊所打断。“站住！站住！”一位骑士穿着红盔甲，舞着一根大棒，骑马飞奔过来。就在到达爱丽丝跟前时，马突然停下。“你是我的俘虏了！”骑士喊着，并从马上摔了下来。

爱丽丝吃了一惊，而对骑士摔下马来更加震惊。她着急地看着他重新上马。他在马鞍上坐稳后，又喊道：“你是我的俘虏……”然而，突然又有一个声音冒出来：“站住！站住！”爱丽丝又一次惊奇来了新的敌人，并向四周张望。

这次是一位白骑士。他飞驰到爱丽丝跟前时，也像红骑士一样摔落下来，然后，又重新上马。两位骑士坐在马上，互相盯着，好一会都不说一句话。爱丽丝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心中有些慌张。

“你知道，她是我的俘虏！”红骑士终于开口了。

“是的，然而我已经来救她了。”白骑士回答。

“好，那么我们必须为她打一仗了。”红骑士说着，拿起了挂在马鞍上的头有，它的形状很像马头，然后戴在头上。

“你必须遵守战斗规则。”白骑士也戴上头蓝说。

“我一贯遵守的。”红骑士说过后，两人就狂怒地厮打起来。爱丽丝躲到一棵树后，以免受到伤害。

“战斗规则是什么呢？”爱丽丝对自己说。一边从藏身的地方胆怯地窥视着战斗，“看来有一条规则是，如果一个骑士击中对方，就可以把对方敲落下马；而击不中，自己就得落下马来。另一条规则好像是，必须用胳膊挟着棍棒，好像著名的木偶滑稽人潘趣和求蒂。而当他们跌落下马时，就要怪叫一声，就像火钩落在铁板上的声音。而他们的马却十分安静，任凭他们落下和上鞍，它们就像桌子那样！”

另一条战斗规则，是爱丽丝没有注意到的。他们摔下时似乎总是头着地的。这场战斗就以双方头着地摔下马来而结束。他们再次爬起时，就握手，然后红骑士上马飞跑而去。

“这是一次光荣的胜利，是吗？”白骑士喘着气说。

“我不知道，”爱丽丝含糊地说，“我不愿做谁的俘虏。我要做个女王。”

“你跨过下一条小溪，就会成为女王了。”白骑士说，“我把你安全地送到树林的尽头，然后我必须回来。你知道，这样，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很是感谢，”爱丽丝说，“要我帮你脱掉头盔吗？”很明显，有人帮着脱头盔要方便得多。因此，爱丽丝摇着把他从头盔中脱了出来。

“现在呼吸容易了。”骑士说着理了理蓬松的头发，又转过文静的脸和温柔的大眼睛望着爱丽丝。爱丽丝想，从来还没见过这样文雅的军人呢。

他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锡盔甲，肩上还挂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箱子；箱子颠倒着，箱盖悬开着。爱丽丝好奇地看着它。

“我看你很羡慕我的小箱子。”骑士友善地说，“这是我自己的发明，用来放衣服和吃的东西，你看我把它倒挂着，雨水就不会进去了。”

“但是东西会掉出来的，”爱丽丝温和地说，“你不知道盖子开着吗？”

“不知道。”骑士说，脸上出现了懊丧的神情，“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掉完了。东西掉了，箱子还有什么用呢？”他说着就解下小箱，准备扔到小树丛中去。突然，似乎有个想法制止了他，他小心地把箱子挂在树上。“你能猜出我为什么这样？”他问爱丽丝。

爱丽丝摇摇头。

“希望蜜蜂来做窝，我就会得到蜂蜜了。”

“但是你却把蜂箱——说称作蜂箱吧——系在马鞍上。”爱丽丝说。

“是的。这是只很好的蜂箱，是很好的一种。”骑士还不满足地说，“只是没有一只蜜蜂靠近它。它还有一种作用，当捕鼠器。我想，是老鼠把蜜蜂赶走了，要不就是蜜蜂把老鼠赶走了。我弄不清是哪种情况。”

“我不懂为什么要把它当作捕鼠器呢？”爱丽丝说，“几乎不会有老鼠到马背上来的。”

“或许不可能，”骑士说，“然而，如果它们真的要来的话，我不能让它们都跑掉呀！”

停了一会，他又说了：“你知道，要能应付各种情况，这就是我的马带脚镯的缘故。”

“为什么呢？”爱丽丝很惊奇地问。

“防止鲨鱼咬它。”骑士回答，“这是我的发明。现在我继续陪你，一直到树林的尽头。噢，那个盘子是干什么用的？”

“盛葡萄干饼子的，”爱丽丝说。

“那我们最好带着吧，”骑士说，“如果我们有了葡萄干饼子就有盘子装了。来，帮我把它放进口袋里。”

这事花了很长时间。爱丽丝虽然很小心地撑开了口袋，但是骑士笨手笨脚，开头两三次，他竟然把自己装了进去。”你看，口袋太小了，”当他们终于把盘子装进去之后，他说，“里面还有许多蜡烛台呢！”他把口袋挂在马鞍上，而马鞍上已经有几捆胡萝卜、火钩和别的东西。

“我希望你把头发好好地固定在头上。”并排走着时他又说。

“像平常一样就行了。”爱丽丝笑着说。

“很不够，”骑士着急地说，“你看这里的风很厉害，就像滚了的肉汤一样。”

“你能不能发明个办法，不让头发吹掉呢？”爱丽丝问。

“还不能，”骑士回答，“不过我有个办法，可以不让头发脱落。”

“我很想听听怎么办。”

首先，你拿根棍子向上直立。”骑士说，“然后让头发顺着棍子往上爬，就像葡萄爬藤一样。你知道，东西不会向上落的。头发脱落是它们向下倒挂的缘故。这是我的发明。你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爱丽丝觉得这不像是种妥善的办法。她好几分钟默默地走着，在怀疑这种办法。另外，还要不时地停下来帮助这位可怜的骑士，他确实不是个好骑手。

马经常会站住，他就向前滚落下来；马突然起步，他就往后滚落下来。此外，他还习惯性地向两边摔下来，如果没有以上这些毛病，他倒可以说骑得很好的了。由于他常常朝爱丽丝这边摔倒，爱丽丝很快就知道，最好不要离马太近。

“我怕你骑马的经验不很多，”爱丽丝大胆地说，一面第五次扶着帮他上马。

骑士对这话十分惊奇，还有点反感。“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爬回到马鞍时说，一面还抓住爱丽丝的头发，以免又从另一边跌下去。

“因为，如果有很多经验，不会常跌下来的。”

“我有非常丰富的骑马经验，”骑士庄重地说，“非常丰富的经验！”

爱丽丝除了说“真的吗？”再不能想到更合适的话了。但是这话她说得很恳切的。以后他们默默地走了一小段路，骑士闭着眼，嘴里嘟囔着什么，而爱丽丝却提心吊胆地防备他再摔下来。

骑士突然大声说：“伟大的骑术就是要……”这句话突然完了，就像突然开始一样。因为他猛烈地摔了下来，头顶撞在爱丽丝刚走过的地方。这次，爱丽丝很害怕，在扶他起来时着急地问：“骨头摔断没有？”

“没有的事。”骑士说，好像即使摔断两三根骨头也不在乎似的，“我正要说，伟大的骑术就是要……使自己保持平衡，你看，就像这样。”

他丢开了缰绳，张开双臂，做给爱丽丝看他说的平衡。而这次他的背着了地，摔在马蹄下面。

爱丽丝又一次扶他站起来，他继续不断地说：“丰富的骑马经验！丰富的骑马经验！”

“太可笑了！”爱丽丝这下完全失去了忍耐力地说，“你应该，你应该骑一匹带轮子的木马。”

“这样的马跑得平稳吗？”骑士很有兴趣地问，同时双臂搂着马脖子，总算及时地避免了又一次摔下。

“比活马平稳得多。”爱丽丝笑着说，并竭力防止大笑出来。

“我要一匹，”骑士想着说，“要上一两匹……多要几匹！”

静寂了一会儿，骑士又说了：“我是个伟大的发明能手。在上次你扶我起来时，我敢说你已经注意到了，我是多么善于思考！”

“你是有那么一股认真劲头的。”爱丽丝说。

“对，就在那时，我正发明一种跨过大门的新方法。你愿意听吗？”

“很想听，真的。”爱丽丝有礼貌地回答。

“我告诉你我怎么会想到这些的。”骑士说，“你知道，我曾经对自己说过，‘头的高度已经够了，问题出在脚上。现在，我先把头放到门顶那么高，这样头就够高了；然后把脚站在头上，那么脚也够高了。然后就可以跨过大门了。”

“是的，你这样办是可以跨过大门的。”爱丽丝思考着说，“但是你不认为这是很难办到的吗？”

“我还没有试过，”骑士庄重地说，“因此，我不能说得很肯定。恐怕是有点困难的。”

骑士好像对这个困难很烦恼，因此爱丽丝赶快转换了话题。“你的头盔多奇特呀！也是你的发明吗？”爱丽丝兴致勃勃地说。

骑士骄傲地看着挂在马鞍上的头盔说：“是的，然而我还发明了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像个长的甜面包。我戴着它，从马上落下来总是头盔先着地，因此我很少摔伤。但是确实有跌到头盔里去的危险。有一次我就跌进去了，而最糟糕的是，我还没有从头盔里挣扎出来，另一个白骑士过来把它戴上了。他当是他的头盔啦！”

骑士说得很认真，因此，爱丽丝不敢笑出声来。“你在他的头顶上，一定伤害他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当然，我就是跌到他的头上了。”骑士说得很严肃，“他就把头盔摘掉了，但是他把我从头盔里拉出来花了很长时间。你知道，我像闪电一样的迅速。”

“这不是个迅速的问题。”爱丽丝说。

骑士摇了摇头说：“我敢向你保证，这对我有各种迅速问题！”他说得有点激动，伸开了双手，立即从马鞍上滚下来，一头栽进一个深沟里去了。

爱丽丝跑到沟边去看他，她对骑士这次摔下来很担心。以前几次没摔坏，而这次恐怕真会受伤了。这次她虽然只能看到他的脚，但是，很放心地听到他还在用平常的语调说话。他说：“各种迅速问题。但是那个骑士太粗心了，竟把别人的头盔戴上，而别人还没爬出来呢。”

“你的脑袋向下，怎么能说得这么平静呢？”爱丽丝问着，一面提着他的脚拉他出来，把他放在岸边的土堆上。

看来骑士对这个问题很惊奇。“我的身体倒栽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的思想一样在活动。事实上，我头朝下时，我更能发明新东西。”

停了一下他又说：“现在我想出了一件最聪明的事，就是发明一种筵席上用的新式布丁糕。”

“那么我们把它蒸出来，下一顿吃吧，对，这是件要赶快做的事！”

“不，不是下一顿吃的。”骑士吞吞吐吐地说，“不，当然不是下一顿吃的。”

“那么是明天吃的吧，我认为你不必在一餐中蒸两道布丁糕。”

“也不是明天吃的。”骑士还是那样慢吞吞地说，“不是明天吃的，事实上，”他继续说，低下了头，声音越来越低，“我不相信布丁糕是蒸出来的！事实上，我也不相信以后布丁糕可以蒸出来！因此要发明一种聪明的布丁糕。”

“那么怎么做呢？”爱丽丝想使骑士高兴才这样问。因为看来骑士的情绪低落了。

“它先用吸水纸。”骑士苦哼了一声回答。

“恐怕这不怎么太好吧。”

“不光是不好，”骑士急忙插话说，“你还不懂其中的奥妙，还要混合别的东西，像火药和石蜡。哎，在这里我必须同你告别了。”他们已经走出了树林。

爱丽丝心中想着布丁糕，觉得迷惑不解。

“你好像很伤心，”骑士不安地说，“让我唱支歌安慰你吧。”

“很长吗？”爱丽丝问，因为这一天里她已经听了许多诗歌了。

“它虽然长，”骑士说，“但是非常非常精彩。听了我唱的歌，有的人流泪，有人就……”

“就怎么样？”爱丽丝问，因为骑士突然不说了。

“有的人就不流泪。歌的名称叫《鳕鱼的眼睛》。”

“哦，那是歌的名字吗？”爱丽丝想做得很感兴趣的样子问道。

“不，你不明白，”骑士有点急躁地说，“那是别人叫的名称，它的真正名称是《上年纪的人》。”

“那么我就应该说‘别人叫的名称’么？”爱丽丝纠正自己说。

“不，不应该；这完全是另一面事儿！这支歌还称作《方法和手段》。不过也是别人叫的。”

“那么这歌到底叫什么呢？”爱丽丝完全莫名其妙了。

“我正要说呢。这歌真正的名称是《在门上歇一下》；调子是我创作的。”骑士说。

说到这里，他勒住了马，让缰绳散落在马脖子上。然后，一只手慢慢地打着拍子，在文雅而愚蠢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像在欣赏自己的歌子和音乐。

爱丽丝自从进入镜中以来，遇到的各种奇事，这是她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了。许多年后，全部景象还历历在目，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似的：骑士温柔的眼睛和柔顺的笑脸；穿过她头发的夕阳的光辉，照在他盔甲上还闪闪发亮，使她目眩；缰绳松散在马脖上，马安静地移动着脚步，啃食脚下的青草，后边衬托着的树林黑影。所有这些景象构成了一幅图画。这时爱丽丝把一只手遮在眼前，背靠着一棵树，注视着似乎陌生的骑士，似梦非梦地听着那忧郁的歌声。

“可是曲调不是骑士创作的，它是《全都给了你，我就没有了》的调子。”爱丽丝对自己说。她站着仔细地听，但没有掉泪。

“我把一切告诉你说，

可先简单地说一说我，

我见到一位老者，

在大门口坐。

我问，‘你是哪个？

又怎样生活？’

他的回答像流水穿过筛子，

一点一滴地钻进我的脑子。

“他说，‘我经常在田野，

寻找睡在麦上的蝴蝶。

我把它做成羊肉馅饼，

再叫卖在长街。

我卖给那航行界——

在狂暴大海中的海员行列，

换来了我的面包——

对这些无聊话，请不要把嘴撇。’

“我正在想办法，

把谁的胡子染成绿色。

我总是用大扇子把自己遮，

这样可以不让人看见我。

对老人的话，

我没话可答。

我敲他的头说：

‘你怎么生活？’

“他温和地叙述自己的故事

：我干事有我的方式，

当我发现一条山间小川，

让它发出光辉闪闪。

他们把它当做资源，

称之谓罗兰得的发油。

然后给我两个半便士，

算是我劳苦的报酬。

“我想出一种办法，

用奶油当干粮，

给一个人天天喂的一样，

他总算开始长胖。

我把他左右摇晃，

直到他脸色发黄。

我喊：‘你怎么生活，

你又干些什么？’

“他说：‘我在石南草丛里，

寻找鲟鱼。

在寂静的夜里，

把鱼眼制成背心的扣子。

然而我决不出售，

以换取闪光的金子银子；

但是半便士的铜币，

却可买它九只。’

“‘有时我用小树枝胶粘螃蟹，

或者挖掘奶油蛋饼；

有时我在长满深草的小丘上，

寻找小马车的车轮。

这种办法，

他我得到了财银，

而且高兴地

为你的幸福干杯痛饮。’

“我听他说完以后，

完成了一项设计任务，

要防止麦南大桥生锈，

就得用酒把它煮沸。

感谢他对我说了奥秘，

使我得到了财富，

但是更要感谢他对我的祝福。

“而现在，如果我偶然地

把我的手指放进胶水里，

或者发疯似的硬把

右脚伸进左靴里，

或者用重物

压我的脚趾，

我悲泣，因为这使我想起了

我所熟悉的那位老者——

他的语言低沉，外貌温和。

他有白过白雪的头发，

他的脸黑过乌鸦，

他的眼睛燃烧着火花。

他饱受折磨精神情惚，

他的身子前后摇晃，

他不断地嘟嘟囔囔，

好像嘴塞满了面团；

鼻子哼哼像一头水牛。

夏季的黄昏已消逝很久，

而老者依旧坐在门口。”

骑士唱到最后，收起了缰绳，调转了马头，朝着他们来的那条路。然后他说：“已经不远了，你下了小山，过了小溪，就会成为女王了。但是你愿意等一下，看着我先走吗？”这时，爱丽丝以殷切的眼光看着骑士所指的方向，骑士又补充说：“一会儿，当我走到拐弯时，你愿意向我挥挥手帕么？这会鼓舞我的。”

“当然，我愿意，”爱丽丝说，“非常感谢你送我这么远，也非常感谢你为我唱的那首我喜欢的歌。”

“但愿如此，”骑士疑惑地说，“可是，你还没我预料的哭得那么多。”

于是他们握了手，骑士缓缓地骑着马进了森林。“我希望送他不会花费很多时间，”爱丽丝看着骑士走去时说，“他已经走到哪里了瓶同平常一样，他的头朝下！然而他很利索地爬上去了——这是由于马上挂满了许多东西的缘故。”这时，她看到那匹马沿路悠闲地走着，而骑士又从马上摔了下来。摔了四、五次以后，到了拐弯处，爱丽丝向他挥了手帕，直到骑士的身影消失。

“我希望这会鼓舞他。”爱丽丝说着就转过身来跑下了小山，“现在是最后一道小溪了，然后我就成女王了，听起来多么了不起呀！”只有几步，她就到了溪边。“终于是第八格了，”她喊着跳过了小溪，在一片苔藓样柔软的草地上躺倒休息，周围到处散布着小花坛。“噢！我来到了这里，多快乐呀！唉，在我的头上这又是什么呢？”她惊奇地喊了起来，并用手摸着，在她的头上紧紧地套着一个沉重的东西。

“它怎么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我的头上呢？”她一面自语着，—面用手把它摘了下来，放在膝上。这时她辨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了。

原来是一顶金质的王冠。


cover_image.jpg
B 4 4 o 2
PR P 7Y
(L F R 6 2 ST
S PERRAS A





